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柔  软    

窃 以 为 柔软是生命存在 与 运行 的 最 佳方 式 。 生 命存 在 与

运行的 方 式 多 种 多 样 , 我偏爱 柔软这种比较温暖 的方 式 。    

我喜欢柔软这一 生命的 存在 与 运行方 式是 因 为 我 和诸 多

同 类一样遭遇 了 太 多 的 尖 硬 。 生 活 的 尖硬无 处 不 在 , 无 时不

有 , 令我辈猝 不 及防 。 尖硬 的 镰 刀 曾 割 破 了 我的 手指 , 尖硬

的 瓦砾曾 划 破 了 我 的 脚板 , 尖硬 的 阳 光 曾 刺 伤 了 我 的 脊 背 。

尖硬的风让我 瑟 瑟发抖 , 尖硬的 雷 让我 心 惊 胆战 , 尖硬 的 思

想伤 筋 断骨 , 尖硬的 感情破肚 穿肠 。 在 尖硬的 目 光里 , 我 丧

失 了 生 长 的 勇 气 ; 在 尖 硬的 语境中 , 我放逐 了 卑 微的 灵魂 。

生 活在 尖硬之 中 , 我不 知道我算 不 算 一 个合格的 生命体 , 我

更不知道我还是不是一 个有独立 思 维和丰 富感 情的人 。    

尖硬或许也是 生命存在 与 运行 的 一 种形 式 , 说不 定还是

众 多 生命所追求的 主要形 式 。 比如雄狮 的 尖硬 , 猛虎 的 尖硬 ,

鳄鱼的 尖硬 , 还有 鹰 , 还 有 犬 … … 然 而 , 狮 、 虎 、 鹰 这 些 尖

硬的 生命却 逐渐从 生命群体 中 消 失 , 这 是 不 是 在暗 示我 们 :

尖硬未必是 生命存在 与 运行的 最佳 方式 。 我也 曾 迷失在 追求

尖硬的 畸形 生 活 中 , 陶 醉在拥有所谓 尖 硬的 片 刻 喜悦里 。 我

试图 用 冷漠去 回敬冷漠 , 用 刻 薄 去 战胜 刻 薄 , 用 残暴去消 灭

残暴 , 比如我 曾 鞭打过牛 , 我 曾 宰 杀过鸡 , 我 曾 用 脚把 “ 八

角 钉 ” ( 一种在 夏季 生活在桐 子树叶上 的 昆 虫 ) 踩成 肉 泥 , 我

曾 用 镰刀 将袭 击我 的 蚂蟥 割 成三 四 段再 用 石 头 砸成 肉 浆 。 我

以 为 我是尖硬 生命群体 中 的 最 尖硬者 , 理应得到 芸芸 众 生 的

敬畏 , 尽管 此时 我还处在 衣不 蔽体 、 食 不 果 腹 的 窘 迫 与 尴尬

之中 , 偶 尔也被拳 头 袭 击 , 被唾沫 包 围 , 我 所谓 的 尖硬只 不



过是 自 己 编 织 的 美 丽肥皂 泡 , 但我还是 陶 醉在 阿 Q 式 的 “ 变

态 ” 喜悦之 中 , 后 来我 才 明 白 , 尖硬其 实 是脆弱 的 另 一 种表

现形 式 。    

所 以 , 我 渴 望 柔 软 。 柔软是 生命 的 本质 , 尖 硬只 是 生 命

在极度虚弱 和安全感极度缺乏时 胡乱为 自 己披上的一件外套 。    

柔软即 柔 和 绵 软 。 它 应 该是 生 命外延 千锤 百 炼 的 成 果 ,

更应该是生命 内 涵 演泽升 华 的 结 晶 。 它 寄 大相 于 无 形 , 汇 大

音 于希声 , 寓 大道 于 不 言 , 藏大巧于 朴拙 , 融 大智 于驽钝 。    

当 一个 生命既无 须挖空 心 思 向 别 的 生命发起攻击 , 也无

须 绞尽脑 汁 地防备别 的 生 命的 攻击 时 , 这个 生命就处 于 真 实

而 温暖的 柔软状态之 中 。    

请想 想这样一 个 画 面 : 蓝 天 白 云之 下 , 芳 草 萋萋之上 ,

你双 目 微合 , 静静地躺 下 , 任思想 的 清 流托起游 鱼 的 憧憬 ,

让情感 的 微风唱起蝶鸟 的 眠歌……    

柔软是生命最本质 的 存在 , 也是生 命科 学发展 的 必要前

提 。 但愿每个生命都 自 觉 地脱去 那 件看似 美观坚 固 实 则 丑 陋

破败的 外套 , 回 到 柔软之 中 , 也同 时 回 归 到 生命 的真 实 和 温

暖 之 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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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 小 雅
    

“ 你又 出 去 ? 被治安处 的人抓住 可 不 是好玩儿 的 。 ” 我 也没


心思看书 , 拿起笔在草稿本上漫不经心地划 着 。
    

“ 抓住 又咋 了 ? 关 了 一整 天 , 出 去 赏 赏 月 , 犯 了 哪 一条 ? ”


她说话像摇铃铛 , 幸亏辅导教师提前走了 , 教 室里乱哄哄的 , 我


们 坐在末排角 落里 , 没人听见我们 的对话 。
    

“ 学校规定住校生不得随便外出 , 况且你和 那些人在一起早


晚会出事 的 ! ” 我和小雅从小学到 高 中 一直 同 班同学 , 我不 忍 心


看她这样 下去 , 时常提醒她 , 可她总不听 。
    

“谢谢你 , 林妹妹 , 我 有分寸 的 。 ” 听见外边 的 口 哨声 , 她


便一 阵风似 的跑 出 了教室 。
    

小雅刚 出 门 , 戴老师就来 了 。 班主任常神 不知 鬼不觉地走进


教室 清点上课人数 , 我急忙撕掉草稿纸 , 揉作一团 揣进衣兜 , 仍


止不住心里阵阵狂跳 。
    

“ 她到哪去 了 ? ” 老 师用 手指 敲击着小雅 的课桌 , 脸孔像刚


出 土的一尊雕像 。
    

“ 可能 , 到 厕所 去 了 。 ” 我 声音很 低 , 脸上火辣辣 的 , 仿佛


做贼被捉住一样 。
    

老师走出 教室 , 一会儿又折回 来 , “ 林子 , 你出 来一下 。 ”
    

我忐忑不安地走 出 教室 , 静候老师训诲 。
    

“ 黎小 雅真的去了 厕所 ? ”
    

“ 她说是去厕所 。 ” 我如芒刺 背 , 语无伦次 。
    

“ 别打埋伏 了 , 什 么 厕所 ? 是她 心 爱 的厕所吧 ? ” 老师 盯着


我 , 我不敢辩解 。
    

铃声响 了 , 同 学们 三 三两两走 出 教 室 , 少 数几个在秉烛攻


关 。 我独倚栏杆 , 遥望迷茫的夜空 , 心里极不是滋味 。




    吃罢早饭 , 许多 同学围在办公楼下 看刚 刚贴 出 的 处分公告 。

“ 黎小雅挨了 警告处分 。 ” 有人在轻声地念着 。    

我怅然走进教室 , 见小雅独 自 趴在 桌上抽 泣 。    

“ 别哭了 , 一切从头 开始 。 ”    

“ 我以 为他说着玩儿的 , 没想到 他说走真的就走 了 ! 我 , 我

怎么 办 ? ” 她一下子 扑在我身上放声痛 哭 。 我原以 为她是为处分

伤心 , 哪料到 是为那个 “他 ” , 我不知 道我该怎 么劝 慰她 。    

小雅刚止住哭 , 一个 同学 喊我 : “ 林子 , 老 师叫 你 ! ”    

我诚惶诚恐地来到 办公室 。    

“ 知 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? ”    

我 茫然地摇摇头 。    

“ 哼 ! 地下经验真丰 富 ! 没 收到 这个 , 着急 了 吧 ? ” 她扔 过

来一张纸条 。    

我捡起来一看 , 上 面写着 :  “ L i n z i , I l o v e y o u ! C ” 我脑袋

嗡的一声 , 眼前一片模糊 。  “ C 是谁 ? ” 老师责 问 。  “ 不知 道 。 ”

我确 实不知 道是怎么 回 事 。 “ 欺负我不 懂外语吗 ? 不知 道 , 我看

你也想挨处分 ! ” 我脑海里一片 空 白 … …



苍 劲 松
    

听说书店 进了一批新书 , 不 知有没有余秋雨的 著作 。 星期 日


下午不上课 , 我揣上妈妈给的早点钱悄悄溜 进了 书店 。
    

逛书店 的 人不 少 , 但多是翻阅 , 很少有人买 。 我很快找 到 了


那 本书 , 用 掉 一个月 的早 点 钱买 了 下 来 , 刚 出 门 就 听 有人喊 。


“ 林子 , 买 书吗 ? ” 原来是苍劲松 , 我们班备受 老 师赏识 和 同学


们仰慕的 “ 三好学 生 ” 。 我向 他点点头 。
    

“ 我 真佩服你 。 ” 他翻 了翻 我买的 书 。
    

“ 佩服我 ? 讽刺我吗 ? ” 我真不 敢相信 自 己 的耳朵 , 一个 老


师和 同学公认的优秀学生竟然佩服我这个学业平平 、 常 挨老师批


评的学 生 。
    

“ 真的 , 你 不温 不 火 , 从容淡静 , 有 一种 , 有一 种魅 力 。 ”


他声音极低 , 不像是开玩笑 。
    

“ 若是真像你说 的 才好哩 。 ” 我 心 底 陡然 涌 起一阵 热浪 , 额


头 似乎 已有微汗 。
    

“ 虽然老师和 同学们很看重 我 , 但我 没有 丝毫优越感 。 相反


我 常常感到 自 卑 , 我觉得除了考试 以外 , 我一无是处 , 我害怕 自


己 成为考试的 机器 , 我常 常提心 吊胆 。 ”
    

“ 怎么 会这样呢 ? 你各方面都那么 优秀 , 怎 么 会有 这种感 觉


呢 ? ” 我感到非常惊讶 。
    

“ 我也不知道 , 我跟关系近 的 同 学说 , 他们 说我是在拿他们


开玩笑 , 渐渐地 , 他们 便疏远 了 我 。 我时常 问 自 己 ' 我是谁 ? ' ,


我怕有一天我会精 神崩溃 。 ” 他说着 , 眼角 潮湿了 。
    

“ 你在这儿做什么 ? ” 妈妈突 然站在我 们中 间 。  “ 买书 。 ” 我


想起手 中 的书 。
    

“ 买 书 ? 都什么时候 了 , 你还买这种闲 书 , 哪来那么 多钱 ? ”




妈妈夺过书翻 了 翻 。
    

“ 不务正业 , 刚才跟你在一起的是谁 ? ”
    

“ 班上的 同学 。 ”
    

“ 是给你写 纸条 的那 个 吧 ? 以 买 书作掩 护 偷偷约 会是不 ? ”


妈妈铁青着脸 。
    

我感到莫名 的委屈 , 远远看见苍劲松还呆立原处 。
    

我 心里一 阵 阵痉挛 , 妈妈呀 , 你怎 么 这样对待 自 己 的女 儿


啊 , 想着想着眼 泪夺眶而出 落到 我手中 的书上 。
    

“哭给谁看 ? ” 妈妈用 力 推 了 我一 把 , 我感受到 周 围无数 目


光刺向 了我 , 我恨不得有个地洞 钻进去 。




文 老 师    

我特别喜欢文老 师的数学课 , 虽然我 数学成绩不怎么 好 。 以

前我一见到数学符号就头疼 , 而今我却觉得数学非 常有 趣 。 他教

我们用 艺术 的眼光观察数学现象 , 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述数学解

析过程 , 使原本枯燥无味 的理论问题可感可触 。 他用 想象和情感

在征服着我们 。 和往常一样 , 预备铃一响 , 文老师就从容地登上

讲台 。 他将台上颇有些凌乱的粉笔盒和 黑板擦整理成一个几何 图

案 , 然后抽 出一支粉笔板书了 一首题为 《 满庭芳》 的词 。    

同 学们 轻声地诵读着 。 我则 赶紧抄在 日 记本上 。    

“ 知道 这首词的 作者是谁吗 ? ” 文老师问 。    

“ 柳永 ? ”    

“ 李清照 ? ”    

“ 都不是 。 这首词 的作 者姓文 , 叫 文健 。 ” 他 就叫 文健 , 想

不到文老师能写 出 如 此精致的词 。    

“ 谁能用数学表达式和图形将这首词 的情感走 势表现 出来 ? ”

文 老师微笑着启 发道 。    

同 学们诵读着 , 思索着 , 书写着 。 有几个 同学勇 敢地走 上讲

台将 分析结果板书 出 来 , 有 写一次函数的 , 有写二次 函 数的 , 也

有 写指数函 数的 。 然后他引 导大家展开激烈争论 , 经过讨论我们

对 函数及其图 像有 了 深刻的认识 。    

正当课堂气氛热烈 的时候 , 文老师突然走下讲台 , 来到我 旁

边 , 伸手敲了 敲黎小雅的课桌 , 黎小雅正低着头趴在桌 子上 。 我

赶紧碰了 她一下 。    

“ 是不舒服吗 ? ” 文老师关切地问 。    

“ 小雅 , 你怎么 啦 ? ” 我使劲地推她 。    

她突然大声地哭了 起来 。



    “ 你陪 她出 去走走 。 ” 文 老师似乎觉察到什么 。
    

我挽着小雅走出 了 教室 , 淡蓝色的路灯光洒在绿荫 中 , 斑驳


陆离的影 , 仿佛一个清幽 的梦 。 一轮 皎 月 刚 刚 升起 , 玉 盘似 的 ,


反射 出一丝清凉与惨淡 。 我和小雅来到足球场边的林荫道上 , 选


了一张石椅坐下 , 葱郁 的梧桐将我们掩蔽起来 。
    

“ 小雅 , 碰到不顺心 的事啦 ? ”
    

她点点头 。
    

“ 为什么不告诉我 呢 ? 我们是好朋友 , 我可 以替你分担 。 ”
    

“ 你帮不了 我 。 ”
    

“ 到底是什么事 不能告诉我 ? ”
    

“ 其实也没什么 , 我 给他写 了 好几封信都没有 收到 回 信 , 刚


才读到 文老师的词 ' 玉容安在 ? 岁 月 不堪留 ' , 不知 怎么 的心 里


就一阵阵发酸 。 ”
    

“ 也许他是忙于训 练 , 没时间 写信 , 我 听说新 兵训 练非 常严


格 , 非 常辛苦 。 ”
    

“ 可能是吧 , 我也尽 自 己 最大努力 去理解他 , 可 有 时就是控


制不住 自 己 。 ”
    

“ 小雅 , 你考虑过你们的将来没有 ? ”
    

“ 将来 ? 我也不知 道会 怎 样 , 能念大学 当 然好 。 ” 小雅望 着


高大的梧桐 树出 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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